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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四十三年过去了，我决定给

姐 姐 赔 罪 。 这 是 一 次 迟 到 的 赔

罪，本应从事情发生的那天就做，

但碍于面子，我一直没有勇气，所

以间隔了这么多年。我写下这篇

文字，求姐姐原谅。

小时候孩子多，我们兄弟姐

妹和其他家庭的孩子一样，有时

会为芝麻大的小事干上一仗。但

有件事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自

己做得太过分了，伤透了姐姐。

那场我与姐姐的“战争”，缘

于我多年积攒的被我视若珍宝的

香烟纸。在那个贫瘠的年代，这

是我全部童年的精神寄托。那时

冬天特别冷。每天早晨，我都顶

着风雪，赶在其他孩子起床之前，

跑遍村里村外的供销社、部队营

房等地方所有的垃圾站，手和脸

常被冻破。然后冒着被未烧透的

煤球烫着的危险，从垃圾堆里把

这些烟盒抢救出来。这些烟盒是

我最心爱的东西，里面有我得意

的“ 大中华”，还有精装的“ 大 前

门”“ 恒 大”……它们日夜陪伴着

我，没事我就拿出来，如数家珍，我

与它们交流，和它们说话，就像我

亲密的伙伴。

但是有一天，不幸的事发生

了。它们被姐姐在干家务活时不

小心用水给泡了！二百多张啊，

全都面目全非！看着这些珍贵的

烟盒就这样被姐姐给毁了，就像

戳疼了我的心肺，我不能原谅姐

姐的粗心大意！我将姐姐仅有的

两张照片，从墙上的镜框里扯出

来，连哭带闹，撕得粉碎，而后扔

进了灶膛。

打那以后，好多年，姐姐再也

没去过照相馆。姐姐怎么想的，

我不得而知，也许我的举动对她

的伤害太大了，她再也没了照相

的勇气。

撕姐姐照片那年我九岁，我至

今都想不明白，九岁的孩子怎么会

那么霸道？为啥那样冲动？小小年

纪的我心中究竟存有多大的仇恨？

姐姐的照片没了，被我毁了，

这要比我失去香烟盒受的打击要

大得多。弄湿我的香烟盒，姐姐

不是有意的，我还可以再到垃圾

堆去拣。而我毁掉她的照片，却

是不能弥补的。那青春的岁月，

再也回不来了。姐姐承受着太大

的委屈，为这，她一定流过泪，一

定伤过心，但没让我看到过，她也

不 会 让 我 看 到 。 四 十 多 年 过 去

了，这事姐姐只字未提，就像什么

也没发生过，哪怕是一句玩笑都

不曾流露。

姐 姐长我八岁，很有姐姐样

儿，什么事都让着我。小时即使我

打她骂她，抓她挠她，姐姐从没动

过我一指头，总是笑着哄我，她身

上有很多我给她留下的伤痕。那

时农村所有的家庭都是这样，母亲

总偏袒我这棵独苗，错儿都在姐姐

身上。我知道姐姐从小到大，为我

做了很多。姐姐常背我抱我，给我

买糖果，为我缝书包，顶着烈日拔

草卖钱给我买心爱的玩具手枪。

姐姐很苦，因为我们家是富

农出身，嫁出去都成了问题，好在

是个女的，可以降低条件，但姐姐

还是没能找到贫下中农的家庭，

最终嫁了一个中农家庭。但中农

娶富农，中间还隔着一个阶层呢，

他们觉得亏大了，心里不平衡，姐

姐后来在他家受气自然是正常的

事 。 姐 姐 从 小 就 是 个 本 分 的 孩

子，从没和村里其他孩子吵过架，

生活上也不攀比，很少乱花钱，年

轻时也没照过什么照片。姐姐是

共和国的同龄人，长身体时正赶

上困难时期，读到三年级，因家里

日子过得艰难就辍学了。她十二

岁便和母亲一起下地干农活，从

不叫苦喊累。姐姐从不和家里张

口要东西，到十六岁了连一件像

样的新衣服也没有，尽管姐姐也

很爱美。印象里，姐姐年轻时梳

着两条大辫子，睫毛长长的，皮肤

白白的，很漂亮。村里和她年龄

相仿的姐妹谁没几张姑娘时的照

片，唯独姐姐没有。姐姐年轻时

的模样，也许连她自己也忘记了。

后来的几十年里，每当想起

这事，我的心就像被一团蚂蚁啃

噬，一直在折磨我。我怎么才能

抚平姐姐那颗受伤的心，大概这

辈子也做不到了。

母亲过世后，一直住在老家

的姐姐，每周都打电话给我。夏

天，冰上西瓜，冬天，把炕烧热，等

着我回去。姐姐对我就像母亲活

着时的样子。每次我回家，她都

做很多我小时候爱吃的饭菜，像

压饸饹、豆面汤、菜团子；拌苦菜、

酸菜、腌茄泥……已六十多岁的

姐姐，越来越像当年的母亲，当我

端起饭碗的时候，姐姐就坐在我

旁边，一边看着我吃，一边不停地

唠叨着：好吃吗？多吃点。每当

姐姐这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我

的心就很不平静。

如果姐姐年轻时的那两张照片

还在，该有多好啊！对不起，姐姐！

真 的 对 不

起，姐姐！

对不起，姐姐
周振华

八月十二日，在坦桑尼亚首

都多多马市郊外的坦雷姆小学

里，出现了一位极为特殊的代课

老师——总统贾卡亚·姆里绍·
基奎特，而更让人不可想象的

是，坦雷姆小学是一所违规的私

人学校，它是一位名叫坦雷姆的

建筑商人创办的。

近些年来，坦桑尼亚的经济

发展较快，在 以 首 都 多 多 马 市

为代表的城市建设也迅猛发展

起来，无数农民和牧人都离乡背

井来到城市参与建设。有很多

人不放心把孩子扔在家里，就把

孩子也带 进 了 城 市 里 生 活，仅

在 二 ○○九 年 到 二 ○一 ○年，

多多马市就增加了近一万名外

地孩子。可是，多多马市的学

校 无 法 容 纳 这 么 多

孩子，家长们只能自

己买来书本，白天工

作，晚上用仅有的知

识教孩子读书认字，

而一些没有读过书的

家长，就只能请识字

的工友们帮忙了。

就 因 为 这 样 ，像

坦雷姆小学这样的私

人学校才应运而生，

它 们 大 多 由 一 些 大

老板开办，这些所谓

的 小 学 有 的 在 一 个

废厂房或者车间里，

有 的 甚 至 只 是 一 个

临 时大工棚，施工队

伍去哪儿，学校就跟

着搬往哪儿，而且为

了 保 证 孩 子 们 的 人

身安全，这些私人学

校 一 般 都 不 设 寒 假

和 暑 假 。 老 板 们 为

孩子们请来老师，老

师 的 薪 水 则 从 家 长

们 的 薪 水 里 平 摊 扣

除 。 工 人 们 没 了 后

顾之忧，工作也更起

劲了，于是更多的商

人开始效仿，为自己

手 下 的 员 工 子 女 们

开办私人学校，到了

二○一一年，整个多

多 马 市 已 经 大 大 小

小 成 立 了 二 百 多 家

或 是 流 动 或 是 固 定 的 私 人

学校。

这些私人小学虽然使外来

的孩子们 接 受 到 了 教 育，但 坦

桑尼亚的法律并不允许商人们

可以自由办学校，所以他们为

孩子颁发的成绩单和毕业证书

都 得 不 到 坦 桑 尼 亚 政 府 的 承

认，也就是说，这些私人学校全

都是“ 违规学校”！果然，多多

马市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些情况，

并在二○一一年八月下令对这

些学校进行彻底取缔和清理，他

们决定先拿办学最早而且也最

有影响力的坦雷姆小学开刀！

八月十一日，当多多马市政

府的执法人员来到坦雷姆小学

打算依法取缔的时候，引起了老

板和工人们的一致不满，他们抗

议说哪怕是政府也不能剥夺孩

子们接受教育的权利，双方僵持

互不相让，甚至还引发了暴力冲

突。这件事传遍全国时，也进入

了总统贾卡亚·姆里绍·基奎特

的视线，基奎特总统在沉思了一

个晚上后，做出了一个让谁都没

有想到的决定。

第二天，当多多马市政府的

执法人员再次来到坦雷姆小学

的时候，他们发现基奎特总统竟

然站在黑板前给孩子们上课，总

统见到他们后说：“我是这所小

学的代课老师，现在正在给孩子

们上课，请不要打扰我们！”

执法人员为难地说：“可是

总统先生，按照坦桑尼亚法律，

这些学校全是违规学校，我们应

该取缔它们！”

“有什么法律能比让孩子们

接受教育更为重要呢？多多马

市政府应该是为每一个居住生

活 在 多 多 马 市 的 人

服务的，当然包括这

些 外 来 的 工 人 以 及

他们的孩子，当然也

要 保 证 他 们 的 孩 子

能 接 受 良 好 的 教

育！”基奎特总统说，

“如果坦雷姆小学不

够规范，多多马市政

府就应该帮助他们，

让 他 们 变 得 合 法 规

范，而不是一味地要

拆除取缔，你们有这

个精力来取缔清除这

些学校，为什么没有

精力去帮助他们，让

每一座私人小学都变

得更加合法和正规？”

基 奎 特 总 统 的

一番话，说得那些执

法人员无言以对，最

终，他们离开了这所

学校。

尽管如此，基奎

特总统并不放心，他

知 道 在 多 多 马 市 甚

至在整个坦桑尼亚，

像 坦 雷 姆 小 学 这 样

的私人学校还有很多

很多。当天晚上，他

在国家电视台发表讲

话说：“我宣布，从今

天开始，我是全国所

有私人学校的代课老

师，我要尽我的能力

让他们学到更多的知识。我之所

以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知道，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而他们能不

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将直接影

响着他们今后能不能成为一个对

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才，剥夺一

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是无比罪恶

的，因为那无疑是在破坏祖国的

未来！”

基奎特总统的讲话赢得了

全国百姓的掌声和支持，也让多

多马市政府羞愧万分。接下来，

原本是执法人员为拆除取缔这

些私人学校而繁忙的景象也一

去不返，取而代之的，则是政府

人员为帮助他们这些私人学校

而忙碌的身影！

是 啊 ，面 对 这 样 的 总 统 ，

这 样 的 话 语 ，谁 又 能 不 鼓 掌 ？

谁还 能 无 动 于 衷 ？该羞愧、该

反思、该 改 变 的 ，又 岂 仅 仅 是

多多马市

政府？

坦
雷
姆
小
学
的
代
课
老
师

陈
亦
权

海南古屋

南海 的 风 向 来 没 有 北

方 的 风 那 样 寒 冷 ，即 使 是

台 风 ，卷 起 的 也 不 过 是 滚

滚的浪花。或许是北方人

的 缘 故 ，我 更 恐 怖 黄 沙 弥

漫 的 北 方 的 冬 季 。海南古

屋，你有着客家人的流离史，

你更有着客家人奋 斗 的 足

迹 。 夏 季 的 清 晨 ，芭 蕉 还

在 滴 淌 着 昨 夜 的 雨 露 ，而

渔 家姑娘已经跟着阿爸去

赶海了。美丽的南海啊，浪

漫而神奇的地方，怪不得如

今会有那么多的人对你趋

之若鹜，简直就是“椰风——

挡不住的诱惑！”

当我们行进在虎山不宽不

窄的水泥路、石板路、石子路上

时，当两耳被哗哗流动叮咚作

响的泉水声灌满，双脚被山体

溢出的没了脚脖子的秀水引领

着一路向上攀登时，方才明白

自己当初的想象与现实是多么

不同。

深藏于太行山中的曲阳虎

山，不见刀削斧劈般的悬崖峭

壁，很少裸露的巨岩和光秃秃的

山头，没有想象中北方大山虎啸

狮吼般的粗犷，但听一股股清泉

从或明或暗的山间小溪或石缝

中汩汩涌出，发出悦耳清亮的脆

响，那脆响像魔棒般指挥着你，

一会儿左顾，一会儿右盼，一会

儿侧耳细听，一会儿四处找寻；

但见层层叠叠的葱绿、碧绿与鹅

黄，牵住你的目光一再

向上方、远方攀爬。更

为称奇的是，山体内溢

出的清澈明亮的泉水，

徜徉在脚下引领着你一

路高攀。

面对满山流淌的泉

水，我心怀疑虑，该是昨

天适时的一场大雨，让

虎山变得如此慷慨、如

此热情洋溢吧？昨天下

午到达曲阳虎山脚下，

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芳

容，那雨已由淅淅沥沥

变为瓢泼大雨了。天公

辛苦忙碌了一宿，待黎

明到来之前才悄悄收兵

歇息。当地朋友告知，

虎山水资源丰富，丰水

季节河流纵横，枯水季

节，山泉依然哗哗奔流

畅快淋漓。怪不得，我

们下榻的地方都叫水岸

山庄，这是一座柔情的

山啊。大雨过后留下的

是清新的空气、清新的蓝天白

云、清新的虎山。徜徉在清凉的

泉水中，饱览满山遍野的绿：碧

绿的杨柳树、高大的柿子树大枣

树、油绿的玉米棵，更多的是叫

不上名字的阔叶树和花草灌木

丛。这些诱人的绿齐刷刷倒映

在路边大小池塘、小溪、湖水里，

再造了一湖的绿色，深绿浅绿葱

绿墨绿集聚一塘，荡成了一池浓

得化不开的翡翠了。

是绿吸引了泉，还是泉滋生

了绿？

秀美的虎山多年来人迹罕

至，自然生态保持了原汁原味。

置身其中，不禁怀疑起自己的感

官与视觉，这是粗犷厚重、内涵

丰富的北方太行吗？这分明是

一片玲珑精致的锦绣江南。

沿着并不陡峭的山路前行，

“鸟鸣涧”“金水泉”“三连瀑”“神

仙瀑”“淘金洞”等著名景点渐次

进入视线。啾啾唧唧的清脆鸟

鸣从山林深处不时传出，把个虎

山衬托得那般清新洁净、幽远深

长。从远古流来的山间小溪，一

路唱着美妙的歌，一会儿缓缓向

前，一会儿跳跃前行，像顽皮的

山童。山不在高有水则灵，明处

暗处高处深处远处近处的股股

清泉，自 由 欢 快 地 向 大 山 绿 色

的皱褶中涌来，向山间小路涌

来——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叮咚作响的“金水泉”，奏响

了一曲天然之歌。当地朋友讲，

“金水泉”常年咕噜噜冒泡，清澈

甘冽的溪水上下翻腾，一年四季

冬温夏凉。同行的朋友们听后

呼啦啦一下涌上前去，蹲下身来

掬起一捧清泉送入口中，有的干

脆把矿泉水瓶灌满，想必此刻他

早已是神清气爽了。“清溪怎媲

瀑流泉，试看明砂倒映天。”行进

的队伍里，不知谁有感而发来了

这么一句。这一句吟诵不要紧，

山间小路上立时拉开了一场咏

泉比赛。人们争先恐后地抒情

感怀：“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

秋。明月松间照，清泉

石 上 流。”估 计 这 位 朋

友 主 要 是 针 对“ 新 雨

后”和“清泉石上流”来

的。“碧水通灵穴，芳亭

俯浅涯。源惊腾地出，

势欲上栏斜。”这句好，

抒情达意，同行发出赞

叹。“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 是 银 河 落 九 天。”这

句诗吟诵得正是时候，

因为我们刚好到达“神

仙 瀑 ”的 下 面 。“ 神 仙

瀑”水位落差高达四十

余 米，雪 花 飞 溅，景 色

壮 观 。 在“ 神 仙 瀑”的

映衬下，虎山显得越发

灵动，李白还真的到过

虎 山 。 不 远 处 一 大 斜

坡 上 几 个 潇 洒 遒 劲 的

大红字煞是显眼：李白

寻 仙 路 。 呵 呵 ，才 情

盖 世 的 李 白 寻 仙 的 目

的 何 在 ？ 作 为 诗 仙 的

李 白 本 身 就 是 仙 啊 。

“ 初 惊 银 河 落 ，半 洒 云 天 里 。”

好 ，还 是 诗 仙 ！ 说 笑 声 、吟 诵

声和着哗啦哗啦的瀑布跌进碧

绿的深潭里，激起一朵朵美丽

的雪浪花。

行进在这清泉绿山中，人们

被原生态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

位于半山腰的“淘金洞”是

古淘金洞遗留下来的洞穴，深达

几百米，十分罕见。提起裤脚行

走在昏暗幽长的洞穴中，洞内凉

风习习，清泉外溢，听着叮咚作

响的天籁之音，人仿佛一下子回

到了远古。不知是曲阳人历来

崇尚富裕，还是本就天生精巧，

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曲阳兴起

了石雕业。雕塑大多与钱财神

佛有关，随处可见大块石头雕刻

的黄金袋、宝葫芦、金元宝、弥勒

佛送宝、罗汉雕塑等，精美细致，

惟妙惟肖，刚 进 山 时 我 们 就 亲

近了一条“ 千米亲水步游路”。

这是一条平坦的弯弯曲曲的水

泥路，路一边是小溪，一边是山

体，路中间砌有无数个雕刻精

致的枕头般大的元宝，两边是

两行大小相间的铜钱雕刻。半

拃深的泉水浸润着这些“财宝”，

使它们越发显得玲珑剔透、诱

人。人们的双脚踏上去，再认真

地走一趟，仿佛那财宝就被招进

家门了。

其实，佛祖就在石匠心中，钱

财乃身外之物，只有那叮咚作响、

沁人心脾的山泉水是永恒的。

灵秀虎山，我们再来。

听
泉
踏
水
虎
山
中

刘
月
新

放暑假了，帮家里晒一晒

刚碾回的麦子

也帮牛儿割回几捆青草

也帮那些手旁的农具

活动活动筋骨

帮园子里蔬菜捉捉虫

帮玻璃把身体擦得干净明亮

帮烟囱清除掉污垢

好让它呼吸

帮父亲多耕几块地

把还未收割的庄稼收完

让那些剩余的空旷孤独地生长

除此之外，在开学后的周末

回家的秋天

和父亲下棋

和母亲聊天

粉笔

你静静地坐在靠椅上

呆呆的像一个粉刷工

我忍不住挽起你

疲倦的身体

你这孤独的沉默者

满身洁白

唯有黑板知道

谁创造了你

你坐在黑色的靠椅上

起伏着一生的足迹

挥手间，你却

悄悄落下

写给孩子

如果春天在赶赴着一堂课

幸好我头顶花环

一片绿油油的田野

铺开一群花枝招展的身影

如果童年是课堂

幸好我把眼睛装在了燕子的

翅膀上

一片美丽的田野

铺开一幅可爱的画面

田野无论由什么编织

由绿色的氛围或是红的、黄的、

紫的色调

无论怎样

愿你们和我一起做田野的主人

伴我们涉过有些深奥的课堂

如果春天失约

如果童年是这次约会的孤独者

如果你站在失约的田野上

我等你们投向我的怀抱

放暑假了（外二首）

富永杰

在网上闲逛，看到一个帖子

被多次分享：《如果忽略现实，你

的梦想是什么》。我怀着好奇心

点开，不禁怦然心动：作家、老师、

医生、警察、化妆师、飞行员、植物

学家、独立音乐人……或新鲜，或

平常，但似乎每一个都能唤起我

的崇敬，我的热情，我的怀想。像

星际旅行、皇帝、机器人、阴阳师、

月老、奥特曼、女鬼、当一只猪这

样稀奇古怪的梦想和创意，实在

让人啼笑皆非，而笑过之后又很

感慨。这些新鲜奇特、绚丽璀璨

的愿望，有多少曾经在我们的心

里停留过、燃烧过？有多少随着

年龄的增长被遗忘、被否定，被贴

上幼稚的标签，狠狠地嘲笑后丢

到角落？

四五岁时，我第一个梦想是

做 服 装 设 计 师 。 一 天 妈 妈 不 在

家，我把她的一块绿白条纹的丝

巾翻了出来，将四个角中的三个

各掏了一个洞，把头和两只手伸

进洞里，坐等妈妈归来。后来我

蹦跳着去开门，兴奋地嚷嚷：“妈

妈，你看我像公主吗？”妈妈自然

哭笑不得，可看我小小年纪这么

有“ 创 造 力 ”，还 是 很 欣 慰 。 后

来，爸爸给我买了一台手动缝纫

机，我就开始自己给娃娃做小衣

服、小手套。据说我的“作品”在

“六一”儿童节拿到妈妈的单位展

览，还评上了奖。而如今，服装设

计师的梦想只化为了手工的业余

爱好。

八九岁时，我梦想当一名演

员。那时《还珠格格》风靡全国，

我 一 集 一 集 地 看 ，喜 欢 活 泼 开

朗 的 小 燕 子 ，也 喜 欢 多 愁 善 感

的 紫 薇 。 那 时 我 也 想 像 他 们 一

样 走 上 舞 台 ，让 别 人 知 道 我 。

我 模 仿 春 晚 的 相 声 小 品 ，家 人

都 说 惟 妙 惟 肖 ；我 在 学 校 登 台

演出，参加团中央举办的“ 手拉

手”活动，去电视台少儿频道应

聘 主 持 人 ，过 了 不 少 表 演 瘾 。

但终究，我还是考初中、高中、大

学，踏踏实实地读书，舞台梦在岁

月里渐渐泯灭。

十三岁时，我的梦想是当一

名记者。二○○三年，非典袭击

了整个京城，而“柴静”这个名字

被我深深地记住。当我看到单薄

瘦弱的她穿着厚厚的隔离服走进

病房，她那坚定的眼神、干净的微

笑 成 为 我 心 中 抹 不 去 的 一 道 风

景。我把她的照片挂在卧室的墙

上，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要成为

像她一样美丽、勇敢的女性，用手

中的话筒发出最真实的声音。我

更想当战地记者，以无畏的力量

和勇气展现女性的坚强。

十六七岁，我愈发爱上文字，

梦想以 文 为 生 。 想 象 着 自 己 每

天 坐 在 向 阳 的 窗 前 ，望 花 开 花

落、云卷云舒，写出属于自己的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发愤

学习，高考志愿默默填下：中文……

我 以 为 我 离 梦 想 越 来 越 近 了 ，

我 像 埋 藏 心 事 一 样 ，悄 悄 埋 藏

着梦。

如今，我在象牙塔里憧憬着

我的未来。如愿以偿地学着喜欢

的专业，看到希望，也感受着失

望。这个世界每天有那么多事情

发生，长辈总是说，现实就是现

实，容不得你那么多不切实际的

幻想。我总是不服气，也会反问

自己，我手中的文字，真的有力量

吗？回想青春岁月，我一直那么

努力，现在该是梦想实现的时候

了 ，就 应 该 坚 定 地 走 下 去 。 可

是，我的未来在哪里？在这个经

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在这个短信

与网络齐飞的时代，我们蹉跎着

时光，变得异常浮躁，再也无法

像 以 前 的 学 者 那 样 沉 下 心 来 做

学问。我仿佛离梦想和当初的誓

言很远。

这个世界追名逐利的人那么

多，梦想，还可靠吗？淤泥之中的

莲花，是枉然地消逝，还是依然开

出纯洁的花朵？为什么当初那些

火热的激情会 慢 慢 在 琐 事 中 消

逝 。 有 时 很 努 力 地 流 着 汗 水 一

点点向上爬，觉得梦想就像山顶

上的星星，几乎就要触手可及，

可后来，星星不见了，只剩下寂

寥的夜空。

原来成长的阵痛在于要以梦

想的牺牲为代价。我们每个人都

是曾拎着花篮跋山涉水采花的小

孩，一路上遗失了太多的花瓣。

前段时间网络最红的视频当

属青春短片《老男孩》。一对中学

的好朋友在他们中年时，组成乐

队参加“欢乐男生”的选秀节目，

一首歌让他们回到青春，回到过

去，这首感人的《老男孩》主题曲

也感动了所有的观众。老男孩的

青春也是所有人的青春，经过岁

月洗礼后剩下钻石一样璀璨的记

忆 。 或 许 我 们 都 能 在 这 光 与 影

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自己关

于时光和青春的记忆。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

到如今只好祭奠吗？”很多人幡然

醒悟。老男孩说，梦想这东西和

经典一样，永远不会因为时间而

褪色，反而更显珍贵。

篮 中 的 花 瓣 还 在 ，指 间 的

香 气 还 在 ，心 中 的 梦 想 还 在 。

遥 望 漫 漫 长 路 ，我 只 愿 以 梦 为

马 ，加 速

前行。

当梦想

照进现实
陈文静


